
在台湾坐火车，我又看到了久
违的洋旗，许许多多关于洋旗的记
忆也被翻腾出来。洋旗在我们这里
早已消失多年，但对于我们这些与
铁道生活在一起的铁路人而言，洋
旗既是一道永不消失的风景，也是
一份刻在心坎无法放弃的牵挂。

铁路是舶来品，随之而来的就
是与“洋”字有关的物品名称，其中
洋旗最有特点，就是今天的铁路信
号灯。我有点拿不准的是，这个“洋
旗”是不是“扬起”的变名？因为，“洋
旗”或者“扬起”在下达信号指令时，
是用长条旗子表示的。没有信号指
令的时候，旗子是平行的；要是两条
旗子同时下斜 45 度，表示火车就要
开过来了，在本站不停；如果上面的
旗子下斜 45 度，下面的旗子依然平
行不动，就是通知火车司机要在本
站一股道停车。还有一个旗子平时
看不见，它垂直于信杆一侧，要是来
的列车在本站停车，而且进岔道，那
么这个旗子就会翘起至 45 度。同
时，上面两个旗子也要下达停车的
指令。洋旗就是这样扬起来、落下，
或者落下、扬起来。是不是作为名词
可以叫“洋旗”，也可以作为动词叫
做“扬起”？

这样的表述有点复杂。我个人
推断，洋旗的名字最初不是指这个

“扬起”的，而是指车站工作人员手
中那个一红一绿的小旗子。在高高

竖起的洋旗没有使用之前，火车行
驶的信号是靠人工晃动手中的小旗
子发出的。这样的小旗子今天还在
火车站和列车上使用，其形式和功
能基本没变。那会儿就被称为洋旗。
当新的信号在铁路旁竖起之后，人
们习惯性地将其叫做洋旗。直到今
天，我家乡的一些老人还把路口的
红绿灯也叫做洋旗，可见影响是根
深蒂固的。

如此赘述有点不太忍心，但洋
旗就是这样一个简单却无法以简单
的语言说清楚的经典之作。

其实，这里说的只是洋旗的基本
用途，而真正操作起来，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那就十分复杂了。首先是控
制系统，让洋旗发出不同的信号指
令，靠什么操作？靠的就是几根铁条
生拉硬扯。具体的操作人就是车站扳
道房里的值班员，他的工作名称叫做
扳道员。三根铁条从扳道房一直拉到
一百多米开外的洋旗上，分别控制三
道长条旗子，需要哪条旗子发出信号
指令，扳道员就在扳道房扳下手动控
制系统。

白天，火车司机可以从远处看
见洋旗发出的信号，晚上漆黑一片
怎么办？就要给洋旗挂上洋油(煤油)

灯，那微弱的灯光会根据洋旗的上
上下下变换颜色，或者红的，或者绿
的。早先的火车速度很慢，货车时速
不会超过 30 公里，旅客列车时速也
就是 50 公里，火车司机完全有时间
根据洋旗给予的指令做出判断。而
且，那时候雾霾天极少，如果不是刮
风下雨，应是晴空万里、一览无余
的。

洋油灯，是由扳道员提着攀上
洋旗的竖杆挂在上面的。每到傍晚，
我们就会看到扳道员提着灯，从扳
道房出发到洋旗那里挂灯。而这时
候，大人们就会说，挂灯了，我们该
回家吃饭了。那洋旗，不仅是火车司
机前行的指路明灯，也引导着我们
的日常生活。最怕的是遇上恶劣天

气，刮大风或下大雨大雪，洋油灯就
可能被吹灭，甚至被大风刮下来。这
时候，扳道员就要亲自充当洋旗，拿
着手电筒和手中的小洋旗，站在铁
路边摇晃，直到火车安全通过。记得
有一天夜里突然刮大风，洋旗上的
洋油灯被刮灭，正好一列火车开来，
司机见信号灯灭了，就使劲鸣汽笛。
不知为什么，扳道员就是没有听见。
可那刺破长夜的汽笛，却惊醒了村
里的百姓，他们纷纷跑到铁路旁，有
的去通知扳道员，有的去查看铁道
安全。此时此刻，铁路已经与村里的
百姓不分你我，百姓就像爱护自己
的庄稼一样去爱护铁路、爱护火车。

天长日久，村里人的心里也有
了像洋旗那样准确的时间表，到了
几点，如果洋旗还没落下来，就知道
火车晚点了，他们就会去车站询问
火车为什么晚点。那分牵挂，是来自
内心深处的。其实，虽然他们一辈子
就住在铁路边，数着一列列火车东
去西往，听着悠悠汽笛长鸣，有的人
却一次火车也没坐过。

洋旗与飞驰的列车擦肩而过，
坐在火车上都来不及多看一眼，它
已经消失在远方。在铁路边留下一
杆洋旗并不难，不占耕地，无需看
管，却给人一个充实的世界、完整的
记忆。有人说，文化是在不经意间创
造的，没有痕迹。那才是一种自然的
美。

铁道文化之八

又见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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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边留下一杆洋旗并不难，不占耕地，无需看
管，却给人一个充实的世界、完整的记忆。

职场中人大约都被一种暗器伤
过，这暗器的名字就叫“同事的利
爪”。伤势轻重根据出手的速度狠度
分成不同级别，有的鲜血淋漓，有的
只抓破一点皮。这种伤有个特点：难
以痊愈。即使是皮外伤，想要恢复如
初、不留疤痕也很不容易。

当然，也有不施暗器的，直接掐
腰跳脚面对面地开骂。好莱坞影星
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就是这样
一对冤家，两人争角色、争情人、争
谁收养的孤儿漂亮……战争再激烈
也有鸣锣收兵的时候，可这两位的
持久战至死未休：1977 年琼·克劳
馥离世，贝蒂·戴维斯依旧伸着利爪
不依不饶，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咬
牙切齿道：“如果她在天堂，那我宁
愿不去。”看来这两位的争斗，必要
由尘世迁延到阴间。

兄弟本应情同手足，但弄不好
也会形同陌路，像贝蒂·戴维斯和
琼·克劳馥这样生出刻骨仇恨的其
实不在少数。《红楼梦》里也有典型
的一对：贾环和贾宝玉。两人都是贾
政亲生，但贾环对哥哥恨之入骨。金
钏投井，贾环挑唆贾政致宝玉挨打

之类的小打小闹略去不提，单拣一
个最恶毒的例子：第二十五回《魇魔
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
真》里，贾环“素日原恨宝玉，如今又
见他和彩霞闹，心下越发按不下这
口毒气。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
计，只是不得下手，今见相离甚近，
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因而故
意装作失手，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
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哎
哟’了一声，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
跳，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
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

贾环实在不该把仇恨发泄在宝
玉身上。

小孩子的气质禀赋都不相同，
在成长过程中，有的发展得快些，有
的发展得慢些，不可能齐步走。大人
往往对发展快的——— 比如学习好、
漂亮、活泼——— 孩子更感兴趣，面对
他们时，不觉会流露出更多的喜爱。
人是很敏感的动物，即使是小孩子。
儿童时期的任何沮丧，几乎都是因
为觉得别人受到偏爱而产生的。周
围的人如果没有技巧来避免表现出
偏心，发展较好的孩子会给其他孩

子蒙上阴影，让他们感到自卑。他们
会嫉妒他，并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们
与别人合作、融洽相处的能力也会
因此受挫，难以很好地发展起来。

贾环是贾政的妾所生，先天不
足。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贾府
里一长串子的人都不喜欢他。第七
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
秋新词得佳谶》里，贾母给王熙凤送
红稻米粥，给宝玉送笋和风腌果子
狸，给贾兰送一碗肉……没送贾环
一点东西。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
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里，宝
玉和贾环去给贾赦请安，邢夫人跟
贾宝玉同坐在坐褥上，邢夫人百般
摩挲抚弄他，贾环只坐在椅子上。邢
夫人支走贾环他们，只留宝玉吃饭，
还有好玩的东西让他带回去玩。如
此等等，不可胜数。

所以，贾环对宝玉的嫉恨，其实
是由大人们的偏心造成的，跟宝玉
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宣泄嫉恨的方式在与时俱进：
面对面地叫骂和推翻灯油已是出土
文物，现在最先进的方法是下毒。朱
令的案子已过去十九年，罪犯据说

已不可考，有关部门声称自己已使
出浑身解数。可见偶尔客串的罪犯
本领超过了衙门里用纳税人的钱养
肥了的科班出身的警察。好在复旦
大学往水桶里下毒毒杀舍友的林某
被抓住了手腕子，足以证明宣泄嫉
恨的方式真的在进化。

从心理学的角度预测，只要学校
里还是以分数的形式把学生分成一二
三四名，只要单位里还是以考核的名
义将员工分成一二三四等，只要不正
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诸如此类的案
子不但不能绝迹，反而会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谴责那个毒杀舍友的
罪犯，也应反思林某们嫉恨别人、无
法跟别人融洽相处、动不动就用极端
方式处理事情的原因。如果非要追根
溯源，我你他说不定都做过罪案的推
手——— 有些恶果是以冠冕堂皇的理
由正大光明地种出来的。

从孩子上幼儿园的那天起，就请
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们，不管他们出
身高低。人人都尽力去端平一碗水，
我们才会拥有一个风平浪静的世界，
不必再像现在这样，打开报纸，动不
动就会有极端的案例让人跌破眼镜。

相煎何太急 宣泄嫉恨的方式在与时俱进：面对面地叫骂和推
翻灯油已是出土文物，现在最先进的方法是下毒。心心理理红红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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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仙记
影评人柏邦妮说：“电影不是发

生在银幕上的那一切，银幕和观众
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才是电影。”以
这个标准来打量赵薇的电影《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似乎正好，这
部电影，不是胜在电影本身，而是胜
在和观众的联系。

电影是由辛夷坞的同名小说改
编的，在人物命运上，有许多重大改
动，但最大的改动，是对原著时代背
景的迁移，将原本发生在 2000 年前
后的故事，挪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并
且刻意用服装、道具、场景、声音进行
强调。女生宿舍里的《阮玲玉》海报、
联欢晚会上的《红日》、游戏机、BP

机、电台热线节目，乃至剧中人的发
型、衣衫鞋帽，都在撩拨怀旧情绪。为
了实现这种撩拨，赵薇在场景、道具
上的要求非常严苛，在电影中露面的
那种罐装啤酒，内地已经无缘得见，
剧组干脆专程去香港购买。

时代背景为什么这么重要？大
概因为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大学生
受时代影响最大，也最明显。他们从
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转向一个务
实的、商业的、喧闹的、充满变动的
时代，而且，是首当其冲第一拨。他
们摸着石头过的，不是爱情这条河，
而是时代这条河。

我也恰恰在这个风头上进了大
学，入校的时候，正赶上行将毕业的
师兄师姐们刚参加完毕业实习回
来，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教学生唱罗
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与学生们分
别时全都哭成泪人。我们听得一片
茫然。我们的师母看不上我们这一
拨人，屡次提起比我们大三四岁那
一拨人的事，谁成了著名诗人，谁进
了中央台，还有，当年学校要砍伐文
科楼前的两列老槐树，学生自发组
织护树队日夜守卫，等等。那时，适
逢我们班有人为争班长职位打到头

破血流，师母温柔地指责：“你看看
你们这代人。”

从郑微到朱小北，他们的选择
因此惆怅难言，从适应新时代到适
应爱情，都没人教他们。他们在前一
个时代的冰雪心肝和未来世界的叵
测之间，做出各种选择，慢慢走上不

归路，在那条名叫“No Return ”的
河流里沉浮。

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
的怀旧，也不专是针对特定时代的，
郑微、陈孝正、朱小北们经历的，是
年 轻 人 在 任 何 时 代 都 会 遇 到 的
事——— 年轻人都是谪仙，都得经历

“逐出伊甸园”的痛苦。不过，他们的
特别之处是，离开青春乐园的同时，
外面的世界也已经变了，他们得不
到任何佑护，《致青春》里的年轻人，
就这样接受了双重的谪贬，不但被
青春本身谪贬，也被他们所在的时
代谪贬。

这双重的放逐之苦，也是 7 0

后、80 后感触最深的，也正是这种
共同感受让这一拨人走进电影院，
成为《致青春》的观众主体。大家感
同身受、有笑有泪，心甘情愿地用两
个多小时，去和银幕光影，和往日时
光，发生点什么。

《致青春》里的年轻人，就这样接受了双重的谪贬，
不但被青春本身谪贬，也被他们所在的时代谪贬。

韩松落，西北
人，居河北，写专
栏，做小说，看电
影，用文字使生命
纹路繁密，用影像
使人生体验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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